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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
———以成都城市书店为例

曹　 璞　 薛稚尧　 熊　 兰

摘要:以保罗·亚当斯关于媒介与地理学的思考作为理论基点,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
成都城市书店为例,可探究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机制及其与媒介、身体之间的互

动关系。 研究发现,在深度媒介化语境下,社交媒体通过对城市书店物理空间和身体感知

的再现,将其从日常生活中抽离,突出“偏离常规” 的特性,引发“媒介朝圣” 的动机。 书店

空间中身体、媒介与地方的互动所生成的多元感官体验激发情感、累积记忆,形成“诠释循

环”与“地方重构”两种地方建构路径。 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相互角力,共同形塑地方

意义。 空间使用者“自下而上”的地方建构路径一方面为城市空间地方创生注入了新潜力,
另一方面又受到商业资本的裹挟———视觉霸权压抑和干扰了多元感官体验,部分遮蔽具身

实践的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视觉中心主义”的叙事;而“数据体制”则将媒介驯化为消费

导图,不均衡的可见性加剧了空间生产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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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城市是现代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有赖于地方性的建构。 地方性处于社会建构活

动之中[1] ,是多元主体竞争、协商的结果。 城市的地方性依赖于众多独特城市空间所蕴含文化内涵

的聚合,这些公共空间是以实验精神积极探索新型社会互动形态和交往技能的场所[2] 。 当前城市发

展与更新呈现同质化、标准化等问题,城市空间的文化意义与情感价值被忽视或仅被作为一种装饰

点缀,使得“地方”正在加速消亡[3] 。 因而有必要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地方建构过程与生成演变

机制。
与此同时,现代城市与媒介系统越来越密不可分,面对数字技术在城市中的全面渗透,城市传播

研究提出“城市的媒介性” ,将其理解为“融汇人与物多重网络之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和过程” ,视城

市为抽象化的媒介,对其中介化实践的特殊性进行考察[4] 。 城市的媒介性既具有物质性,也具有虚

拟性与想象性,而城市空间中移动着的身体及其感知力正是连接二者的媒介[5] ,其与城市物质性表

面的感官遭遇能够揭示被抽象分析所遮蔽的城市特性[6] 。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媒介不再仅

仅作为再现城市空间的信息渠道,而是成为居民栖居其中的环境本身的构成部分,被编织进包括公

共具身交往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整体的重新结构化过程中[2] 。
媒介技术所创造的作为信息交流系统的“虚拟空间”与建筑、街道等实体所组成的作为物和人的

交流系统的“物理空间”融为一体[7] ,构成城市中的两重组织网络。 在数字城市中,一方面市民生活



和城市空间的去物质化倾向日益显著;另一方面携带着智能终端的打卡式游荡实践又使人的身体更

多地置于城市实体空间之中,并通过大众的数字实践将城市空间延伸至虚拟世界[4] 。
作为城市之中重要的文化地标[8] ,城市书店自 20 世纪 90 年代“倒闭潮”之后一直谋求通过重新

定位实现转型升级。 此过程也彰显了上文所述的数字城市生活中“物质性的双重效应” :一方面,数
字媒介的虚拟性使书店转型一度陷入“去实体化”的讨论;另一方面,“网红书店”的“打卡热”又让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亲临城市书店空间,通过身体感官感受在社交平台上火爆的网红打卡景观,并
将自己的具身体验转化为进一步的数字实践,添加进虚拟空间对此地的叙事流之中。 在此背景下,
有学者指出,良好的空间体验感才是实体书店的优势所在,当前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实体书店如何

演化为城市文化空间,将线上流量吸引至线下空间[9] 。 而在此过程中,“地方营造”是城市书店“空

间转向”的重心所在[10] 。 目前,从城市传播的角度将书店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尚处于理论探讨

阶段,多集中于空间设计、书店经营视角,缺乏从读者视角以及实践维度展开的经验研究。 对于城市

书店转型为公共文化空间这一过程中媒介、具身实践与城市空间的具体关系,目前尚缺乏基于经验

事实的论证。 城市书店设计经营方的地方营造在空间使用者一端究竟获得了怎样的回应,读者如何

体验与感知这一空间的地方性,他们在实体空间中的具身实践与虚拟空间中的媒介再现存在着怎样

的关系,又对地方建构产生了何种影响等,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 本文以保罗·亚当斯关于媒介与

地理学的思考作为理论基点,以此搭建分析框架,通过观察与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书

店作为切入点,尝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揭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机制以及在此过程

中媒介、身体与城市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讨论多元主体在地方建构中的角力。

二、媒介、具身实践与城市空间的地方建构

本文将城市书店视为一个社会交往与意义汇聚的 “ 地方” ( place) 而非简单的物理 “ 空间”
( space)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的“空间转向”相互对话,涌现

出“传播地理学”这一学科交叉领域[11] 。 亚当斯归纳出传播地理学研究的四种取向:“空间中的媒

介” (交通地理学) 、“媒介中的空间” (虚拟地理学) 、“媒介中的地方” (文化地理学) 、“地方中的媒

介” (非表征主义地理学) [12] 。 本研究旨在讨论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书店其地方建构过程及其

机制,因此在分析框架方面综合了上述取向中有关“地方”的两种路径———“媒介中的地方”与“地方

中的媒介” 。
(一)地方与地方建构

在人文地理学看来,“地方”与“空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空间是抽象的、客观的、物质的,而地

方是具体的、主观的、经验情感的;地方强调人类的情感经验意义,而空间是没有生命的,当被赋予了

文化意义时,空间才称之为地方[13-14] 。 地方研究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描述某一地方的独特性;二是研

究人与地方的情感依恋及其影响因素[3] ;三是讨论地方是如何被各种社会力量所建构的,地方意义

的形成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协商,因此是不断动态变化的。 在地方研究的发展中,“地方建

构”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14] 。 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城市书店这一研究对象。 首先,本研究沿袭

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认为城市书店并非一种纯粹功能性的物理“空间” ,而是由不同主体的交往实践

和意义协商不断建构而成的动态“地方” ,参与着城市文化内涵的生成。 当前城市发展与更新的焦点

问题应从空间再生产转向地方营造,使市民透过日常生活实践产生对地方的情感依恋与认同[3] 。 其

次,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书店的地方性并非一个稳固的、预先给定的实体,而是处于当下的

社会性建构活动之中[1] ,因而有必要关注地方的建构过程与生成演变机制。
目前,有关地方建构的研究具体可细分为“自上而下” ( place-making,译为地方营造)和“自下而

上” ( place
 

making,译为地方塑造或地方建构)两种取向。 前者强调在地方建设与营销过程中,政府

等主体对地方所承载的差异化文化进行投资与塑造;后者关注空间使用者经由日常生活实践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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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进行建构或重构、赋予其情感意义的过程[14] 。 由于既有的城市书店研究多从书店经营方角度

探讨地方营造的设计理念,从书店空间使用者和实践角度探究个体如何响应地方营造理念、积极参

与地方重构的研究不足,无法回应个体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认知、体验、参与地方塑造的这一理论

问题,进而无法完整呈现城市文化空间的地方生成与演变机制。 因此,本研究希望沿袭人文主义地

理学所提倡的“地方性是基于普罗大众的、地方是人与空间所建立的情感联系”这一理论传统[15] ,从
“自下而上”的角度,关注书店中读者个体的具身实践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与重构机制。

但同时,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人文地理传统范式对人与地方关系的理解带有个人浪漫主义和

保守主义色彩[11] ,将媒介对地方经验的中介与再生产视为对“正宗”地方感的破坏,这对于理解媒介

作为一种行动者在地方空间的再现、生成等实践过程缺乏解释力,故而需要引入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这一交叉视角进一步考察媒介与地方建构的复杂关系。
(二)媒介、具身实践与地方建构

当前,城市空间的发展与演化被置于不断加深的媒介化进程之中。 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书店,
其地方性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媒介的参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以来的传播研究“空间转向”指出,日
常生活的媒介使用参与了社会空间的建构,改变着一系列静态的传统空间观念[16] 。 进入数字社会

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催生了更加多元的地方感,媒介的地方再现形成了与物理空间

关系密切而相互补充的媒介化地方经验[17] 。
关于媒介与地方的关系,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学》中提炼了两种不同视角:“文化地理学路

径”与“非表征地理学路径” 。 早期研究多从表征视角( representation)展开,造就了以视觉和文本为

中心的研究路径。 媒体对城市空间的表征是一种“想象地理”的构建[18] ,成了人们对于城市地方性

的认知来源。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相关研究聚焦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对想象地理和“网

红城市”的塑造[19-21] 。 然而表征视角研究易陷入对“媒介文本-技术物”或“虚拟-实体” 的二元对立

中。 实际上,媒介对城市空间的建构过程同时在表征内容与实地实践中发生[22] 。
当前,地理学对于地方意象的理解正转向具身和多感官视角,将人们对地方的感知视为一种动

态的、多元的建构过程[12] 。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非表征理论是其中重要的理论资源,将身体与感

官纳入实践考察范畴,将人类身体和技术物同样视为构成空间感的积极行动力量[23] 。 与此同时,受
媒介与传播研究所倡导的“实践”与“具身转向”的影响,传播学者也提出了城市意象研究的“实践范

式” [24] ,认为城市的地方意象是在媒介、人与空间三者的互动中被建构的。 这种路径转向与上文所

述媒介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媒介与城市的关系已从

单纯的再现与表征转向以深度嵌入为特征的互动关系。 地方认知并非独立于身体的抽象思维,而是

需要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生成。 亚当斯认为,特定空间中的具身实践与体验能够以动态的方式阐

释意义如何“在过程中”生成,从而揭示空间、地方与传播的互动关系[12] 。 实践中的身体并非单纯的

“自我” ,而是包括了与物质技术、内容信息等非自我元素的联结在内的“可追溯的集合” [25] 。 在智媒

时代,城市空间愈发成为虚实结合的“赛博城市” ,读者在城市书店中的具身实践(如阅读、消费、社
交及拍照打卡)既非独立于经营者建构的文化意象,亦非对媒介再现的简单重复,而是借由身体与媒

介的互动,将感官体验反馈到表征性地方意象之中,重塑人与时空的关系[5] 。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探究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使用者自下而上的“地方建构”过程,目的在于在地

方政府及空间设计经营者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地方营造”框架之外,提供一种补充性视角,强调城市

空间地方建构的公共性与参与性,以期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 本

文尝试将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性、感觉与具身实践、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关联性、情感等[25] 纳入考察范

围,提出以下分析框架(如图 1) 。 一方面从媒介再现的角度( “媒介中的地方” ) ,分析媒介符号对地

方的建构;另一方面关注地方中媒介化的具身实践与感官体验( “地方中的媒介” ) 。 两种路径在本

文的分析中并非割裂分离,而是呈现动态交互的关系———地方是传播的结果,而传播同时也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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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这里的“传播”不仅指对城市书店的媒介表征与再现,还包括个体在城市书店中的具身

实践。

图 1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机制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围绕“城市书店的地方建构机制如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

个具体的研究问题:①媒介如何再现和建构城市书店的地方性? ②城市书店的使用者(读者)在该空

间展开了怎样的具身实践? 在此过程中,媒介-身体-地方呈现何种动态关系? 读者产生了关于书店

的何种具身体验、形成了怎样的地方认知与情感记忆? ③读者在实体空间中的具身实践与虚拟空间

中的媒介再现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又对地方建构产生了何种影响?
成都市提出建设“中国书香第一城” ,目前实体书店和阅读空间数量已超 3600 家,文化地标书店

不断涌现,是考察城市书店地方建构的典型样本。 因此,本文以成都城市书店为例,借助参与式观察

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方法回答研究问题。 研究团队于 2021 年 6 月到 2023 年 2 月之间,选取成

都当地具有代表性的 10 所城市书店开展了参与式观察,较为细致全面地了解城市书店空间的位置、
设计、结构、布置以及书店中社会互动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物与读者的具身实践,撰写观察笔记 10 篇。
观察部分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访谈部分将访谈对象框定为在成都城市书店有过具身体验的读

者,于 2021 年 6 月到 2023 年 5 月采用公开招募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共招募了 27 名被访者进行

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半小时至两小时之间。 受访者结构如表 2 所示。 访谈问题围

绕读者前往城市书店的动机、在书店空间中的具身行为、感官体验、互动实践、情感记忆等问题展开。

表 1　 观察信息表

编号 观察时间 观察书店

G1 2021 年 10 月 16 日 方所书店

G2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方庭书店

G3 2021 年 10 月 16 日 几何书店

G4 2021 年 9 月 20 日 新山书店

G5 2021 年 9 月 20 日 文轩 Books(成华店)

G6 2021 年 9 月 25 日 同楷书店

G7 2022 年 2 月 11 日 布克书店

G8 2023 年 2 月 25 日 文轩 Books(招商店)

G9 2023 年 2 月 25 日 轩客会

G10 2023 年 2 月 26 日 钟书阁

　 　

·39·曹璞　 等: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



表 2　 访谈信息表

编号 访谈时间 访谈者提及书店

F1 2021 年 10 月 27 日 几何书店、方所书店、布克书店

F2 2021 年 11 月 7 日 方所书店

F3 2021 年 11 月 14 日 方庭书店

F4 2021 年 11 月 14 日 几何书店

F5 2021 年 11 月 14 日 方所书店

F6 2021 年 11 月 15 日 读本屋、方所书店

F7 2021 年 11 月 22 日 西西弗书店

F8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新山书店

F9 2022 年 10 月 27 日 方所书店

F10 2022 年 10 月 27 日 布克书店

F11 2023 年 2 月 24 日 新华书店

F12 2023 年 2 月 24 日 新山书店

F13 2023 年 2 月 26 日 聚知斋

F14 2023 年 2 月 26 日 新山书店

F15 2023 年 2 月 22 日 几何书店

F16 2023 年 3 月 3 日 长野书局

F17 2023 年 3 月 6 日 茑屋书店、方正书屋

F18 2023 年 3 月 7 日 库文书店

F19 2023 年 2 月 24 日 见山书局、茑屋书店

F20 2023 年 2 月 13 日 新山书店

F21 2023 年 3 月 5 日 方所书店、西西弗书店、库文书店、读本屋

F22 2023 年 3 月 7 日 一苇书店

F23 2023 年 3 月 9 日 方所书店、言几又书店

F24 2023 年 5 月 1 日 方所书店

F25 2023 年 5 月 3 日 读本屋、星星诗社

F26 2023 年 5 月 1 日 布克书店、方所书店、西西弗书店

F27 2023 年 5 月 2 日 西西弗书店、一苇书店

　 　

在质性材料处理上,研究团队对访谈文本和观察笔记进行逐字反复阅读,并使用 Nvivo11 质化分

析软件辅助,对文本内容进行多级编码。 本文采取 Herbert
 

J. Rubin 与 Irene
 

S. Rubin 提出的混合模型

编码方式,这一混合模型介于访谈的正式编码方案和扎根理论模型之间,采取扎根理论开放编码

( open
 

coding)方法,概念界定与编码同步进行,同时将编码和概念生成的重点聚焦于访谈材料中与

研究问题相关的内容[26] 。 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对文本资料进行初始编码( initial

 

coding) ,紧贴原始材料,对其中的理论可能性保持开

放[27] ,不断收集、提炼和对比分析,对文本中的自由节点命名并进行范畴化。 如将“坐下看书” ( “坐

在地板上看书” “拿了一本书坐在那个书架里的座位上” ) “站立” ( “站在架子旁边翻几页” “在书架

旁边站着看书的标题” )等一系列代码提炼为“静止姿态” ,删除与研究问题无关内容后剩余 75 个初

始编码。
接着进行聚焦编码( focused

 

coding) ,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对比分析和整合将初始编码的节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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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如将“触觉” “视觉” “听觉” “嗅觉”等整合为“外部感觉”这一亚类属,这一步共提炼出 12 个聚

焦编码。
然后进行轴心编码( axial

 

coding) ,将文本转化为概念,寻找类属与亚类属之间的联系[27] ,通过对

文本话语内涵和概念间联系的分析并结合理论资源,初步勾勒出研究主线,这一阶段归纳出 5 个轴

心编码:“地方意象建构” 包括媒介对物理空间( “再现物理空间” ) 和空间参与者身体感知的呈现

( “再现身体感知” ) ,主要解释媒介再现如何建构地方意象。 “制造动机”则指向这些媒介意象通过

制造哪些方面的动机、吸引读者去往书店,从经验材料中提炼出两方面动机———被书店的物理空间

(尤其是其中的视觉要素)所吸引,被其可以提供的社交功能所吸引。 “感官体验”从身体感知维度

描述读者对书店地方产生的个体经验,具体细分为身体内部感觉(运动姿态、内部器官感觉等)和视、
听、嗅、味、触五感对外部环境的感知。 “媒介使用”指读者在书店中与媒介相关的具体实践,包括读

者在书店中拍照打卡、日常化媒介使用、有意识数字断连三种类型。 “情感记忆”涵盖个体当下的情

绪体验、勾连个体在其他时空的记忆、关联对城市的情感记忆三个层次,这一实践涉及了使用者对既

有地方意象的认同、延伸或再造。
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 selective

 

coding) ,根据轴心编码过程中形成的关联,选择与研究问题关联

最为紧密的编码,归纳为两个核心代码“媒介再现”与“具身实践” ,编码结果如表 3 所示。 编码完成

后,通过 2023 年 5 月追加的 4 篇资料重复上述过程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并未出现新的解释要素,
故可认为理论饱和。

表 3　 编码表(部分)

选择编码 轴心编码 聚焦编码 初始编码

媒介再现

地方意象建构
再现物理空间 建筑设计;内部陈设;书店外部环境;文化氛围……

再现身体感知 “氛围感” ;静谧环境;慢节奏生活……

制造动机
空间导向 社交媒体照片吸引;适合拍照……

社交导向 参加书店活动;氛围适合朋友聚会……

具身实践

感官体验
内部感觉 沉浸;静止姿态;移动姿态……

外部感觉 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媒介使用

拍照打卡
书店内部环境呈现;与之前打卡建立联系;

身体姿态;线上互动;线下互动呈现;拍书……

日常化媒介使用 回复消息;电脑办公,玩手机……

数字断连 手机静音;有意识不使用手机……

情感记忆

情绪体验 向往;安全感;放松;烦躁……

个人记忆 童年书店记忆;家庭回忆;文本符号关联……

关连城市记忆 城市文化发展;城市生活回忆……

　 　

四、“朝圣地”的营造:关于城市书店的媒介再现

在媒介透镜下,城市书店被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其地方性再现凸显了书店空间的异质性,被
媒介叙事建构为“朝圣地” 。 基于对工作-休闲的二元划分,地理学提出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象具有

“偏离常规” ( departure)的特质:“旅游活动势必牵涉到偏离常规,人可以有限度地摆脱例行事务和日

常活动,让感官投入一系列刺激活动,与平日的平凡无奇形成强烈对比。” [28] 然而,不同于通常意义

上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书店原本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空间的一部分,“逛书店”这一行为也是日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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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 但从媒介平台上有关书店空间的符号及其象征意义来看,其地方意象仍体现出与日常的区

隔,凸显了旅游目的地所具有的“偏离常规”的特性,“逛书店”也因此被赋予了“媒介朝圣”的意味。
“媒介朝圣” ( media

 

pilgrimages)是库尔德利在讨论媒介化旅游时提出的,指前往媒体叙事中具

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开展旅行[29] 。 读者在决定前往某个书店之前,常常会先在媒介平台查询与之相

关的信息和评价,“一般不会贸然去一个书店,因为如果体验不好的话就会很浪费时间” ( F4) 。 在此

情况下,媒介再现中所建构的地方性对于能否吸引顾客前往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媒介再现中凸显异

质性,使之神秘化或神圣化,似乎成了城市书店运营方吸引受众前往的关键手段。 已经前往过该书

店的读者作为社交媒体的产消者( prosumer) ,其在媒介空间的叙事也大多强化了城市书店“偏离常

规”的特性。
这种异质性首先体现在物理空间的营造上。 地理学家指出,旅游空间的打造强调游客的视觉体

验,而视觉又常常被引导至建筑物[28] 。 被访者谈及前往书店的动机往往会提到在社交平台“刷”到

某个书店的推广,被网上的“打卡”所吸引,“觉得拍照可能比较好看” “看到那个图以后就想去瞧一

瞧” ( F1,F8) 。 不仅是书店的建筑风格刻意为游客的凝视而设计,媒介再现也着力放大了书店建筑

与日常空间的差异,通过引入怀旧、非日常的符号使建筑“讲述故事” 。 例如,在大众点评网上被标记

为“成都最美书店”的钟书阁(融创茂店) ,其媒介意象凸显了书店内部墙面和顶面使用的镜面与灯

光,评论将其与“盗梦空间”和“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学校”相联系;成都兴隆湖畔的中信书店则被标

记为“水下书店” ,突出书店的建筑“犹如一本半开的图书直插入水底” ,坐在玻璃幕墙旁阅读“仿佛

置身于水下世界” ;而另一家城市书店几何书店则以其“洞穴风格”的门洞设计和旋转楼梯成为“网

红打卡点” 。 媒介朝圣既是一次真实空间之旅,也是在“平凡世界”与“媒体世界”之间构建的“距离”
空间中的一次表演。 游客以超现实的形式展开朝圣之旅,他们体验的景观本质上带有媒体世界的成

分,具有一种可感知的仪式感[29] 。 在上述案例中,“盗梦空间” “魔法学校” “水下世界”和“洞穴”都

与读者居住、工作的日常空间存在距离,通过将书店与媒介叙事中的虚构或异域空间建立关联,营造

出一种偏离常规的震惊感,激发起读者媒介朝圣的欲望。
异质性的地方意象还体现在营造正确的气氛上,这种“氛围感”的建构依托于对特定身体感知的

具体描述,强调逛书店是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放慢脚步(运动感面向) ,感受喧闹都市中的静谧时刻

(听觉面向) 。 在小红书上关于城市书店的推介中,常见如下话语:“安静的阅读空间遗世独立在繁

华喧闹的城市” [30] “让人忍不住脚步慢下来” [31] “读书自习的人埋头于眼前,翻页都是呼吸的声

音” [32] “如果此时的你在工作中突然陷入迷茫失去方向,失去创造的源泉,也许放下工作认真读一本

书是最好的选择” [33] 这些描述无不暗含了逛书店与日常生活的对比,日常生活被暴露出焦虑与缺

憾,而纾解的渠道便是离开日常空间去往书店。

五、身体、地方、媒介的相遇:城市书店中的具身实践

城市书店中的具身实践是场所( place) 、媒介物( media
 

object)与身体( body)三种物质性因素的

协同互动:场所中的空间符号作用于身体感官,媒介承载的内容提供意义生产的工具,身体则通过具

身化实践将抽象符号转化为个性化的地方体验,最终通过媒介物的中介参与进城市书店地方性的

建构。
空间中的身体并非一个静态概念,而是深陷于具体时间、地点、生理、文化构成的网络之中,“具

身”地存在。 尽管视觉影像的符号表征通常成为读者前往书店的动机,但在空间中产生的具身实践

却不局限于视觉观光,而是调用了视、听、嗅、味触多元感官。 进入书店时,读者首先体验到外部感觉

(五感)所带来的时空浸入,由此形成关于书店物理环境的直观体验:“灯光是暖黄色,比较温暖”
( F5) ,“有咖啡、香氛与书的气味” ( F1) ,“纸质书的触感” ( G3) 。 身体的移动性也与地方生产存在

内在的联系:人、物和符号各自的移动速度、不同速度频率间的校对同步、移动本身发生的转变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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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及其意义生产[22] 。 感官沉浸随即导向运动态身体与书店环境“共同流动”的

感知,读者在书店中的动作(如站立浏览、坐下看书、移动观赏书店内装饰、摆出特定姿势打卡拍照

等)及交互均成为身体与空间对话的方式:“一楼和夹层高度比较矮,站在书架前抬头感到压抑”
( G4) ,“天花板上的书其实根本够不到” ( F5) ,“虽然会拍照闲逛,但是会下意识放慢脚步尽量不发

出噪声” ( F23) ,“遇到喜欢的书籍会翻看,不喜欢的便会略过去往下个书架” ( F18) 。 在与地方的遭

遇( encounter)界面上,自我叙事同样凭借身体与空间的共在融入地方意象之中,例如阅读座位与书

店景观结合所带来的特殊体验:“坐在被书簇拥的座位上,沉浸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杂文的一段话,或
艺术图书中一幅画的鉴赏,这些都能带来仪式感。” ( F16)

在去往书店“媒介朝圣”过程中,媒介技术是不可忽视的活跃要素,这尤其体现在“拍照打卡”这

一典型的媒介实践当中。 媒介中的身体表演是象征性朝圣的一个重要维度,而这种实践既受社交平

台模板化文本编码的规训,又包含基于“此刻”体验的新符码创造活动。 对一些读者来说,“打卡”并

非拍照者到店后的即兴行为,而是事先经过精心策划的活动,甚至有时会成为来访的主要(或唯一)
目的。 “朋友圈里会分享我没去过的书店,我会记下来,下次去打卡” ( F23) 。 打卡者“拿着单反或摄

像机等专业设备” ( G1) ,“刻意布置书店空间中的陈设” ( G6) ,结伴顾客互相指导拍照姿势( F1、
F5) ,以“出片”为目的在书店空间中展开身体表演。 威廉·埃金顿在分析礼拜仪式时指出,朝圣中

的身体是一种媒介,通过身体,再现不再仅仅是一种隐藏的含义或信息,而是成为一种可被体验的物

质,一种带来实在影响的在场[34] 。 通过在城市书店中的拍照打卡,读者的身体作为一种媒介,体验

和感受着原本存在于媒介空间中的种种再现。 而在访谈与观察材料中发现,一些身体图像的再生产

也对标准叙事进行了微抵抗( F2、F4、F17) ,通过表征复杂的身体感知解构媒介文本,或是征用符号

制造个人叙事。
在这两类不同的社交媒体图像实践中,身体成了连接媒介文本与地方意象的中介,并参与进地

方意象的循环生成。 读者通过拍照打卡,将摆姿、布景等身体实践转译为数字影像,在集体和个人两

个层面生产出碎片化的地方记忆。 在集体维度,景观成为一种“共享的具身体验” [12] ,社交媒体平台

上其他读者的打卡影像形成读者对书店景观的前置记忆,来到书店后对地方的感知则融合了“他人

论述”中所见所感,并在体验过程中不断引用,例如“网红打卡点”吸引读者驻足拍照,他们分享的影

像又会成为下一批顾客打卡的参照,媒介空间中关于地方的“共通记忆”由此形成( F3、F5) 。 也就是

说,媒介平台上关于书店的地方意象不仅呈现其文本的内在意义,也作为行动的脚本影响了读者的

实践与表演[12] ,这种共享的记忆循环甚至反向影响了空间设计,普通陈设升格为“必拍景点”并进一

步要求着书店通过独特场景进行自我表征,这印证了城市记忆的动态系统特征:记忆主体(读者) 、客
体(书店景观)与载体(影像)的持续互动,推动了地方意象的集体更新[35] 。 另一方面,个人记忆系统

的制造将书店体验锚定为生活叙事中的“高光片段” ,在 F2、F11、F14 的陈述中,均出现通过跨时空

拼贴重构地方意义(如将书店组织进“宇宙” “科幻”的幻想主题或“考研”等人生经历) ,将公共空间

转化为个人记忆地标的媒介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此时此地”与“彼刻别处”相连接,身体与地方相

遇时的私人体验与情感记忆成为地方性流动建构中的一个微观环节。

六、脚本复现与意义再造:城市书店地方建构的双重路径

地方唯有被展示、期待、体验、记忆,才能被制造出来[12] 。 城市书店的地方性,是在媒介再现与

具身实践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复合意义网络。 其地方建构存在两种典型路径:一是通过媒介再现与

身体实践的循环复现形成“诠释循环” ,二是读者以创造性具身实践突破媒介脚本进行“地方重构” 。
二者共同构成媒介化实践中地方意义的动态生成机制。

(一)媒介再现与具身实践的互构:城市书店地方性及其生成机制

“诠释循环” ( hermeneutic
 

circle)是厄里和拉森在讨论地方的影像呈现和具身实践时提出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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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由“专家凝视”建置的体制性媒介拍摄出关于旅游目的地的商业影像,为游客书写来到目的地以

后应该怎么看、怎么拍的“剧本” 。 商业影像这类媒介再现,植根于大众传媒时代,是一种“自上而

下”的地方营造方式。 然而,在当前城市书店的地方建构中,为“媒介朝圣”提供关键脚本的不是大

众媒介,而是小红书、大众点评、微博、抖音短视频等各类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上的发布主体多样

且难以辨识,既包括书店经营方也有普通读者,因此,这类媒介再现实为“自上而下” 的地方营造与

“自下而上”的地方建构这两种路径的交织,二者在虚拟空间的叙事彼此影响,共同塑造了“媒介朝

圣”的欲望,并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潜在使用者及其具身实践。 “我之前带一个朋友去几何,她在网上

最火的那个旋转楼梯拍了很久” ( F1) 。 读者在体验地方的时候,以具身实践临摹这些“理想影

像” [28] ,并通过拍照、打卡、上传社交网站等媒介实践,将实体空间具身行动以及对地方的认知和情

感上载到虚拟空间,构成了“诠释的循环” 。 “现场读者会以与小红书推文上类似的方式打卡,书籍

成为拍照时增加氛围感的工具” ( G1) 。 通过诠释循环,书店空间中的具身实践实际上强化了媒介再

现中的地方迷思:书店被视为有别于日常生活空间的朝圣奇观,书店所在的城市———成都也被反复

塑造为“时尚之都” “网红城市” 。 例如,“成都本身是一座网红城市,在发展实体书店的过程中也沿

用了‘网红的方法’ ,突显视觉上的‘设计感’和‘吸引力’ ” 。 ( F20)
不过,舞台上的表演者又不总是按照剧本演出,在书店空间中,并非所有读者都会按照媒介建构

的框架展演。 厄里和拉森在提出“诠释循环”之后也对此进行了反思:“这套说法太过简单,仿佛一

切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朝单一方向流动。” [28] 实际上,“身体不仅仅是被动地输入信息,也会在一个不

断重塑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意义和感受书写在空间之上。” [36] 城市书店这一地方想象的建构并非完全

遵循“机构生产-游客模仿”这一单一线性模式,读者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通过各种感官、实践,对
地方进行重新阐释,用自己个性化的具身活动重绘书店的地方意象[28] 。 当他们步入书店后,凝视他

人的同时也正被他人的感官所捕捉并激发其情感。 “我观察到很多人坐在书店的阶梯上看书,没有

受到周围打卡拍照人的影响” ,“会觉得认真看书的人在发光” “ 这是一个书店该有的氛围。” ( F5、
F1)当实地到访过书店的读者再谈及其特有“氛围”时,强调的不再是媒介再现中建筑物的“非比寻

常” ,而是书店中其他读者的阅读行为如何唤起他们儿时的书店记忆:“大家坐在地上看书有一种回

到小时候去新华书店的感觉” ,“当时每年暑假去新华书店蹭空调,蹲在地板上看书” ,“书架最下面

的那一排书永远是最难找的,因为有人在那儿看书” 。 ( F5、F2、F1)可见,具身活动本身就是地方的

组成部分,读者的具身阅读实践为书店的地方性注入精神内核,增强了他们对地方的认同与眷恋。
不少被访者谈到书店中的阅读景观改变了他们对于成都这座城市的既有认知,例如,被访者 F27 对

于成都最初的印象是如同其他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一样,让她感到陌生,但通过一次在逛商场过程中

与书店的邂逅让她对这座城市从陌生感转变为“更有真实亲切感” :“店里的读者都非常有素质,安
静地在店内浏览或者读书。 这种装修布局、光线、书店特有的书的味道,包括店里安静读书的客人,
是我第一次在成都感受到的一种宁静的、安逸的氛围,让我感觉到成都这座城市有它友善、和谐的、
带着沉沉书香、静静在阳光下生长的一面。 让我感觉成都的历史感和文化底蕴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也感觉到成都的包容性和文化气息。”而对于被访者 F14 而言,对于成都的既有认知更多来自有关休

闲之都的媒介呈现:“我们之前说成都这座城市都说成都人玩得很好。 但是我上次在一个工作日下

午,去到这些书店,我能看到很多人坐在台阶上或者书店外面的长廊里面,在很安静地读书。 而且还

是年轻人居多,他们平时可能也会和朋友去玩耍,但他们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下午,用一个比较长的

时间去看一本书,很安静,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
(二)地方意义构建中的角力与协商

地方意义的生成也是不同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角力、持续协商的结果。 当地政府、商
业资本以及城市空间的消费使用者(读者)在地方建构过程中的动机各有不同。 利益诉求的差异带

来意义构建过程中的角力,进而影响地方建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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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文献将其归纳为“利益驱动”和“情感驱动”两种机制[38] 。 “利益驱动机制”指包括政治、经
济利益在内的各种功能性需求。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性作为文化软实力,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

础,通过包括城市书店在内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打造更具特色的城市形象,能够吸引更多的

游客和投资者,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14] 。 例如,成都市在 2020 年印发了《建设书香成都,发展

实体书店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打造书店文化地标和特色书店文化品牌” “使成都成为品牌实体书

店聚集度最高的城市” “推动阅读与成都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将打造一批彰显天府文化特色、体现生

活美学的‘城市阅读美空间’ ” [39] 。 对于投资城市书店的企业而言,商业资本驱动下的地方营造首要

目的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表征地方性的书店景观及该空间中的各类文化符号均被视为

可供出售的商品[40] 。 而“情感驱动机制”则主要强调人们对于地方意义建构和文化传递的情感动

力。 读者,作为城市书店空间的使用者,其具身实践一方面回应了商业资本和媒介对地方的建构作

用,形成对于地方性的“诠释循环” ;另一方面,媒介化具身实践本身所具有的生成性也显示出个体重

构地方的能力,经由读者的具身实践,城市空间成了始终“有待完成”的作品,其地方性处于持续动态

变化的状态之中,不断为城市空间注入新的生命力。 个体对于地方的积极建构为城市空间的地方性

创生提供了新的可能。
但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会受到“自上而下”路径的干预,最终可能沦为对商业叙事的同义重

复。 商业资本偏爱视觉媒介系统,追求视觉中心主义所带来的流量,因而刻意强调了媒介对于空间

“异质性”的再现,这使得城市书店出现了同质化、景点化的趋势[41] ,同时也遮蔽和压抑了读者的多

元感官体验及其对地方创生的潜力。 “现代城市本身是超大的视觉营销机器” ,当前的城市沟通系统

倚重视觉[37] 。 在“媒介朝圣”的机制之下,为了吸引书店空间的消费者前来拍照打卡,将线上流量转

化为线下流量,商业资本在对书店进行投资、选址和设计时,倾向于特意制造“视觉奇观” ,让建成后

的空间布置达到“出片”的效果,并通过社交媒体建构关于这一城市空间的想象地理。 当读者应地方

迷思的召唤来到城市书店时,在“诠释循环”的机制之下,拍照打卡代替阅读成为书店中更常见的具

身实践,并不断仿效虚拟空间中的媒介再现,复刻“理想化的相片” 。 读者的具身实践原本涉及了身

体的视、听、嗅、味、触五感,但在视觉霸权的入侵下,拍照打卡甚至成为许多空间使用者到达城市书

店的唯一目的,反而进一步强化“视觉中心主义”的叙事。 “自下而上的行动很诱人,但实际上如果

只是动员公众参与挪用、玩乐、重新设计城市空间其实也很难达到理想效果,面对新的‘自由’时,许
多人只会简单地复制他们已经熟知的做法” [2] 。 与此同时,倚重视觉的沟通系统也对读者的其他感

官体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例如,“一些书店为了营造建筑奇观而采用金属或木质的夹层地板和

阶梯,其产生的噪声影响了读者在此空间内的阅读。” ( G4)再如,一些受访者提到书店的座椅很“出

片” ,彰显了独特的地域特色,但坐上去触觉并不舒服,并非为阅读而设计。 “打卡”行为本身也成了

影响地方感的噪声源:“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会在书店长待的原因,我觉得很吵闹;小的时候那些书店

就很安静,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打卡,大家只是单纯为了看书,可以一直在那儿待很久。” ( F5)可见,上
述为了视觉构建的地方营造,不仅有碍于视觉以外的感官体验,也不利于发挥城市书店的公共文化

空间功能。
从空间生产背后的权力关系来看,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媒介逻辑突出体现为数据逻辑,尽管数字

媒介为重塑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了多重可能,但这种潜力在商业资本与数据逻辑的裹挟下也可能湮灭

不见,带来空间生产的不平等。 在加速社会之中,个体生命时间的短暂与世界所提供的事务量之间

存在极大的张力[42] ,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最优的体验成为合理配置时间、提升效率的目标。 为了实现

这样的“最优规划” ,不少受访者都提到自己在选择去哪家书店时,会首先上网查询热门书店推荐及

其评价。 因而,地方在媒介中的可见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里的媒介既包括上文提到的短视频等社

交平台,也包括城市数字地图等地理媒介,这些平台对特定书店的再现与表征为潜在消费者建构城

市书店的消费指南。 而这样的指南中存在着不均衡的可见性———媒介增加了某些城市空间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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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使另一些城市空间变得不可见。 秦兰珺在分析城市数字地图选择呈现哪些地方及其对于大众

日常城市体验的影响时,揭示了数字地图背后的“数据体制” :受商业力量和信息系统算法规则的影

响,城市地图实际上被驯化为一幅巨大的为流量偏爱的消费导图,现代商场被凸显,而城市边缘社区

被遮蔽,这种“偏好”加剧了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衡[43] 。 空间生成的不平衡与地方可见性的不平等

同样存在于城市书店的地方建构过程中。 数字媒介的渗入使得前往书店成为一种媒介实践,而由于

网络经济存在网络外部性(即,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与其用户规模有关) ,当某一书店在媒介平台

获得更高可见性时,前往该书店进行“媒介朝圣”的消费者就可能越多,而他们的“诠释循环”会进一

步提高该地在媒介上的可见性,进而吸引更多人前往。 “数字城市媒介性的特点在于,将世间万物数

据化” [4] ,而在当前“数据体制”的助推下,一些书店(尤其是投入大量成本用于建构视觉奇观的“新

型”书店)因媒介空间中的高可见性获得更多“流量” ;另一些小型书店(尤其是以功能为导向而非以

视觉为导向的“传统”书店)则因低可见性而日益边缘,甚至面临闭店的危险。

七、结语

本文以保罗·亚当斯关于媒介与地理学的思考作为理论基点,综合媒介再现与具身实践两种研

究路径,提出了城市空间地方建构机制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

究方法,以成都城市书店为例,分析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过程。 研究发现,在深度媒介化

语境下,城市空间的地方建构离不开媒介的嵌入和身体的参与,其创生机制包括关于地方的媒介再

现以及空间中的具身实践,如图 2 所示。 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对城市书店空间物理空间和身体感知的

再现,将其从日常生活中抽离,突出“偏离常规”的特性,引发读者“媒介朝圣”的动机。 书店空间中

身体、媒介与地方的互动生成了包含视、听、嗅、味、触在内的多元感官体验,身体感激发情感、累积记

忆,产生关于地方的直接经验,并与媒介平台上所获知的间接经验持续互动,最终呈现“诠释循环”与

“地方重构”两种地方建构结果。 在此过程中,不同社会主体持续角力,影响地方意义的生成。 “自

下而上”的地方建构路径一方面为城市空间地方创生提供了新潜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商业资本的裹

挟和干预。

图 2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地方建构机制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是多元主体互动协商的结果,既包括“自上而下”
的地方营造,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地方建构。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更多从“自下而上”的角

度,关注空间使用者的实践,以期在研究视角上对既有文献进行补充。 尽管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尝

试讨论了“自上而下”力量对“自下而上”实践的干预,但如果想进一步全面探究二者的互动以及背

后更深层的权力关系,有待专门展开更深入的经验调查与分析,以完善关于城市空间创生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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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Paul
 

Adams
 

thinking
 

on
 

media
 

and
 

geography, this
 

paper
 

takes
 

bookstores
 

in
 

Chengdu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plac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edia
 

and
 

bodies,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deep
 

me-
diatization,the

 

media
 

representation
 

alienates
 

urban
 

bookstores
 

from
 

everyday
 

life,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
istic

 

of
 

“ departure”
 

which
 

triggers
 

readers
 

motivation
 

for
 

“ media
 

pilgrimages” . The
 

multi-sensory
 

experience
 

generat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dies,media
 

and
 

place
 

in
 

the
 

bookstore
 

stimulates
 

emotions
 

and
 

accu-
mulates

 

memories. As
 

a
 

consequence,two
 

kinds
 

of
 

place
 

construction
 

were
 

made
 

by
 

the
 

mechanism,which
 

are
 

“ hermeneutic
 

circle”
 

and
 

“ place
 

reconstruction” . In
 

this
 

process,different
 

actors,driven
 

by
 

interests
 

or
 

emotions,wrestle
 

with
 

each
 

other
 

and
 

influence
 

the
 

generation
 

of
 

place
 

meaning. On
 

the
 

one
 

hand,the
 

“ bot-
tom-up”

 

path
 

of
 

place
 

making
 

brings
 

new
 

potential
 

for
 

the
 

creation
 

of
 

urban
 

space. On
 

the
 

other
 

hand,this
 

potential
 

is
 

trapped
 

by
 

commercial
 

capital. Visual
 

hegemony
 

suppresses
 

and
 

interferes
 

with
 

multiple
 

sensory
 

experiences,partially
 

obscures
 

the
 

creative
 

potential
 

of
 

embodied
 

practices,and
 

further
 

reinforces
 

the
 

narra-
tive

 

of
 

“ visual
 

centrism” . The
 

“ data
 

regime”
 

domesticates
 

the
 

media
 

as
 

guides
 

of
 

consumerism. The
 

asymet-
ric

 

visibility
 

exacerbates
 

the
 

inequality
 

of
 

spat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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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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